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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弟结婚后，从富裕县塔哈乡周三村搬到了妻子的老家十
五里村居住。这个村是达斡尔族集聚的地方，位于嫩江的南岸，
距嫩江不到五公里远。江的两岸有大面积湿地，盛产柳蒿芽。
弟妹是达斡尔族人，最爱吃的野菜就是柳蒿芽。达斡尔族人称
之为“库木勒”。

柳蒿芽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是北方特有的一种野菜。它
不仅可以食用，还有药用价值。《诗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有记
载，柳蒿芽具有健脾胃、养肝胆、消炎去火、清热解毒、破血行淤、
下气通络之疗效，还能降血压和降血脂。因此，柳蒿芽成了人们
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

有一次我到内弟家做客，弟妹给我准备了六个菜，别的菜我
都能叫上名字来，唯独有一道菜是绿色的，我没见过，不知道是
用什么食材做的。内弟问我：“这个菜你没吃过吧？这是凉拌柳
蒿芽，纯是绿色食品啊！”我夹了一筷头放到嘴里，细细地咀嚼一
下，感觉有点苦还有点淡淡的清香味儿。我连连点头说：“好吃，
好吃，太好吃了！”弟妹告诉我：“这可是我们达斡尔人的‘救命
菜’啊！”听她这么一说，让我对这道菜更感兴趣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历史上达斡尔人曾经遭遇过一次将被
毁灭的灾难，为了保护国土不受侵犯与沙俄殊死搏斗，奉清帝之
命南迁，居于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当地人烟稀少，一片荒凉，
没有吃的，便采摘周围的柳蒿芽果腹，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柳
蒿芽救了达斡尔族人的命，所以它在达斡尔族人的心目中占有
不可动摇的位置，现已形成一种文化，世世代代薪火相传。有的
地方每年都过“库木勒节”。库木勒已经成为达斡尔族的文化符
号。

自从第一次吃到柳蒿芽后，柳蒿芽也成了我最喜欢吃的野
菜了。每年开春只要市场有卖柳蒿芽的，我都买一些品个鲜。

今年5月初的一天，内弟打来电话，告诉我柳蒿芽已经出来
了，问我去不去挖。我感到很惊讶，我每天都到菜市场逛一圈，
怎么没见到有卖柳蒿芽的啊？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我开着车拉着妻子从县城往十五里村
赶。县城距十五里村有 40多公里路，到村里需要半个多小时。
这个村子在塔哈乡北侧，距乡政府有15里路，因此而得名“十五
里村”。该村北靠嫩江，东临乌裕尔河，南有塔哈河，是一个四面
环水的水岛村。

村子周围有一条五米多高的防洪坝，像城墙一样把整个村
子保护了起来。据说这条大坝是 1998年涨大水后修建的。洪
水期间，这个村子的房屋都泡在水中，有的只露一个房盖儿，有
的被水泡倒，这么大的洪水村民们都没有离开此地的念头，他们
坚定一个信念，水早晚会撤的，只要不把这块土地淹没了，有土
地在达斡尔族人就在，房子泡塌了还会重建的。洪水过后，政府
动员村民们搬家，给他们安置新的家园重新建房，也允许他们搬
到附近的村屯居住，可村民们都不同意，没办法修筑了这条大
坝。据当地村民们讲，这个地方是老祖宗开辟的家园，是个风水
宝地，呆着舒服。其实，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个村，因为这个村资
源丰富，土地肥沃，草原辽阔，江河纵横，是个鱼米之乡，更主要
的是这个地方盛产柳蒿芽。达斡尔族人常说的一句话：“没有江
河的地方，不长柳蒿芽，没有柳蒿芽的地方，达斡尔人不安家。”
确实有达斡尔族居住的地方就有柳蒿芽啊！他们吃惯了生长在
河边、江沿的柳蒿芽，让他们搬家比撼山还难。

到村后，内弟上了车，领着我们到老北江去挖柳蒿芽。老北
江在村子西北侧，离村子有六里多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有的
地方车辙很深，一不小心就刮一下车的底盘。路两侧都是一望
无际的草原，虽然已是春天，气温越来越暖和，可春风一刮还是
冷飕飕的。小草隐藏在肥沃的土地里还是不敢出来。车行驶到
护村坝脚下，让我眼前一亮，坝的南侧，阳光充足挡风的地方，嫩
绿的小草开始露头了，非常可爱。又走了一段路，就到了老北江
附近，一下车让我欣喜若狂，一条弯弯曲曲的老北江，像一条蓝
色的彩稠飘落在长满各种杂草的湿地上，两岸枯萎的蒿子一根
挨着一根，像芦苇一样密密麻麻。蒿子的根部小蒿子都出来了，
老蒿子是黄色的，小蒿子是绿色的，黄绿分明，景色怡人。内弟
和我说：“刚出土的小蒿子就是柳蒿芽，别的地方都没出来，唯独
老北江这个地方先出来了。”我问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先出来呢？
内弟和我解释说：“因老北江江滩高挡风，再加上去年的蒿子没
有收割也起到保暖的作用。”看到这一棵棵老蒿子在微风的吹拂
下晃动着身子，它们像母亲一样守护着脚下刚出土的孩子，让人
对柳蒿更加啧啧赞叹。

要想挖到嫩绿的柳蒿芽，手必须伸到蒿子之间的缝隙里，有
时需要把母本搬倒，不然手是伸不进去的。刚出土的柳蒿芽有
一寸多高，鲜嫩的叶有四五片都向四周延伸，围成一个圆，像一
朵朵绿色的小花，看着很可爱，有点儿舍不得挖啊！我和内弟
说：“别的草都没出来，唯独柳蒿芽先露面了，这是春天的使者
啊。”

内弟手指着一片片柳蒿芽说：“现在柳蒿芽还小，采的人不
多，柳蒿芽长大后，遍地都是采柳蒿芽的人，采回去有的是自家
吃，有的到菜市场去卖，我们村有些人仅靠采柳蒿芽一年就收入
四五千元啊。”柳蒿芽是多年生的续根植物，它不像其他草（野
菜）那样单根生长，而是一簇之下有共同的根，连片生长，像一个
个家族一样，一代接着一代生息繁衍。只要你不把它的老根挖
出来，年年采，年年有，像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过些日子又长
出来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我和内弟说：“过去是救命草，现在
成了致富‘药’了。”柳蒿芽从小到大，从绿到黄，一年四季，不怕
风吹雨打，不怕酷暑严寒，坚守着这片土地。它们像达斡尔族人
一样守土、爱家、爱国，是草丛中的“英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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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人与“库木勒”
□秦勇

达斡尔族人称柳蒿芽为“库木勒”。

为大庆为大庆
□肖铜

命命名名
油田起个啥名字好

1959 年 9 月 26 日，松基三井喜
喷工业油流，松辽石油勘探局黑龙
江大队的负责人立即赶赴哈尔滨向
省委报捷。正在主持省委常委会的
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马上宣布休
会，和常委们仔细观察摆在面前的
一个大玻璃瓶子，里面装的正是刚
刚喷出的原油油样。欧阳钦急切地
问：“真的是石油吗，能不能点着试
试？”报捷的同志用纸条蘸上原油，

“呼啦”一声点着了，在场的同志兴
奋地鼓起掌来。

当时，油田还没有命名，省委常
委们七嘴八舌议论起个啥名字好。
欧阳钦油然想起一首叫《大庆子》的
东北民歌，他感慨地说：“老百姓生
个娃，都高兴地称为‘大庆子’。发
现这个大油田正值建国十周年前
夕，喜上加喜，值得大庆，我看就叫

‘大庆’油田吧！”10月2日，省委召开
常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省委《关于
大力开发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的
决议》，提出要加强领导，大力支援，
以便更快地把黑龙江建设成为新兴
石油工业基地。11月7日，国庆活动
刚刚结束，欧阳钦便带领李范五、强
晓初、李剑白、陈剑飞等省党政领导
赶赴大同镇，亲临松基三井和刚刚
开钻不久的葡一井慰问石油工人。
11月 8日，在大同镇召开“大庆区成
立大会”。欧阳钦在会上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为什么要把油
田叫做大庆呢？因为‘庆’字里面包
含许多内容，庆祝建国十年，庆祝此
地出石油，庆祝我们省的大丰收
……多得很，讲不完，所以叫‘大
庆’。”从此，“大庆”这个名字，就随
着滚滚的油流，传遍了中国，也传向
了世界。

地方全力
支援油田

萨尔图素为草原牧场，
随着一口口油井立起来，一
座座泵站和油库建起来，特
别是“整拖搬家”等作业方
式，占用了一部分草场，油田
和牧场的矛盾和争执时有发
生，这引起了高层关注。欧
阳钦为此专门召开省委常委
会议，他说：“地方要坚决支
持油田建设，要做好各方的
思想工作。”他亲自找有关部
门做工作，郑重提出：“要确
保油田工作顺利推进！”为了
保证油田开发建设用地，省
委于 1963 年 5 月 13 日决定，
将萨尔图“红色草原牧场”所
属的四个分场从油田陆续迁
出，把大片草原变成油田开
发专用地。如此大规模的油
田开发，离开了地方的鼎力
支持是无法想像的。红色草
原牧场的搬迁，地方全力支
持油田的决定，体现了从国
家整体利益出发的大局观，
保证了油田开发建设的顺利
进行，这也是大庆“地上服从
地下”工作原则的最初实践。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
的时间、困难的地点、困难的
条件下打响的。在那个物资
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全省人
民节衣缩食，把油田急需的
粮食、蔬菜、汽车、帐篷等源
源不断地运往会战前线，省
里还动员大批医务人员、筑
路工人、机修工人和电力工
人等前往大庆，有力支援了
石油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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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石油会战

1960年初，气壮山河的大庆
石油会战拉开帷幕。欧阳钦在
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
大会议，专题讨论支援大庆石油
会战问题，作出了“全力以赴，全
面支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
决议，成立了“支援石油会战领
导小组”。欧阳钦说：“这个机构
就是石油会战的后勤部，我来当
这个后勤部政委。”他调兵遣将，
与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会战领
导保持沟通，征求意见。他说：

“凡是省里能解决的，就地拍板
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想办法解
决，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
大会战的顺利进行！”

大庆石油会战，当年退伍的
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石油系
统37个厂矿、院校的人员等4万
大军挥师茫茫荒原，吃和住成了
生产之外面临的头号难题。省
委立即动员齐齐哈尔、泰来、肇
东、双城、巴彦等 9个市县，协助
暂时接待 2 万转业官兵。时值
三年困难时期，省里的粮食储备
已经到了“危险线”。但省委研
究决定，在粮食定量之外，每月
再给大庆调拨 15万斤粮食。由
于职工野外作业，体力消耗过
大，前线石油工人仍有 4000 多
人患上了浮肿病。欧阳钦听到
这个消息焦急万分，在千难万难
当中，省委再次研究决定，给会
战职工每人每月增加 3 斤黄
豆。这对于受到饥饿、浮肿和减
员困扰的会战队伍，无异于雪中
送炭！

随着严冬的骤然来临，住的
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出现停工的
危险，油田和省委领导一筹莫
展。欧阳钦主动找到余秋里说：

“我想了很久，有一种办法，就是
搞东北老乡那种‘干打垒’。这
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
人人动手；三可以节约木材；四
可以冬暖夏凉。”于是，油田专门
成立了干打垒建设指挥部，省里
及时派来技术员，组织会战职工
和家属一起上阵，很快盖起了
30 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
房，不仅实现了会战指挥部提出
的“人进屋、机进房、车进库、菜
进窖”的目标，更为国家节约了
大量的资金。

由于木材短缺，打好墙的
“干打垒”上不了房盖，安不上门
窗，部分工程被迫停了下来。省
里得知此情况，欧阳钦等领导同
志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从省计划
外木材中拨给大庆 3万立方米，
以解燃眉之急。同时采取非常
举措，下令在大庆“干打垒”所用
木材解决之前，从小兴安岭发往
内地的木材专列，在南岔编组站
一律换牌发给大庆。省里还动
员各方面力量，为会战队伍赶制
一大批过冬的被服，调拨煤炭和
烧柴，保证会战职工安全顺利地
度过了严冬，站稳了脚跟，坚持
了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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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人常说的一句话：“没有江
河的地方，不长柳蒿芽，没有柳蒿芽的地
方，达斡尔人不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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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59年年99月月2626日日，，松辽盆地松基三井喜喷石油松辽盆地松基三井喜喷石油。。

铁人钻井队人拉肩扛运钻机铁人钻井队人拉肩扛运钻机。。

石油会战期间工人们建干打垒石油会战期间工人们建干打垒。。

石油会战誓师大会石油会战誓师大会。。


